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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恰克图到符拉迪沃斯托克

———俄国商人与茶叶贸易①

李今芸著　 贾建飞译②

内容提要： 历史悠久的俄罗斯茶叶贸易长期受到不当的忽视。 １７２７ 年与中

国签订的条约使得俄国的边境城镇恰克图成为第一个主要的贸易市场； １９ 世纪

上半叶， 中国商人经历长途跋涉， 将茶叶运抵恰克图， 从而控制了茶叶出口。
１８６２ 年， 俄国商人首次来到中国著名的茶叶口岸汉口。 他们在此修建工厂， 生

产红茶和砖茶， 并成功对外出口了这些茶叶。 通过改进茶叶生产方式， 发明帽合

茶 （或称小京砖茶， ｔａｂｌｅｔ ｔｅａ）， 并将茶叶经由西伯利亚大铁路运送以缩短路程

（这是商人和俄国政府之间进行合作的一个很好的例子）， 利用铁路巩固俄国对

其殖民地的影响， 以此构建起了一个茶叶帝国。 在俄国人的管理下， 敖德萨和符

拉迪沃斯托克作为茶叶转运港口的重要性已经超越了恰克图； 在中国茶叶的竞争

对手———印度的阿萨姆茶叶出场之后， 中国茶叶的地位依然很重要。 １９１５ 年，
第一次世界大战使得俄国的茶叶贸易达到历史顶峰； 但是， 在布尔什维克革命之

后， 基于白俄商人与沙俄政府的紧密联系这种茶叶贸易突然终结。 事实上， 俄国

的茶叶故事只不过是其未能实现全球化的一次客观教训。

茶叶是俄国、 中国和中亚历史中的共通之处。 随着 １７２７ 年中俄两国条约的

签订， 恰克图成为两国之间合法发展贸易关系的重要边境市场。③ １７６８ 年双方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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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译文是山西省晋商文化基金会课题 “清代商帮贸易英文史料翻译与整理” （课题编号：
ＪＳＫＴ２０１８１１１０） 的成果之一。 原文作者李今芸， 卢布亚那大学历史学博士， 台湾暨南国际大学副教授， 主

要研究领域为欧洲 １９ 世纪、 ２０ 世纪经济史、 中国近代经济史； 译者贾建飞， 历史学博士， 山西财经大学

晋商研究院副研究员， 主要研究领域为清代新疆移民史、 法制史和学术史， 丝绸之路与山西商人。
本文 Ｆｒｏｍ Ｋｈｉｃｈｔａ ｔｏ Ｖｌａｄｉｖｏｓｔｏｋ： Ｒｕｓｓｉａｎ Ｍｅｒｃｈａｎｔ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Ｔｅａ Ｔｒａｄｅ 原刊于 ＲＥＧＩＯＮ：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Ｓｔｕｄ⁃

ｉｅｓ ｏｆ Ｒｕｓｓｉａ， Ｅａｓｔｅｒｎ Ｅｕｒｏｐｅ， ａｎｄ Ｃｅｎｔｒａｌ Ａｓｉａ， Ｖｏｌ. ３， Ｎｏ. ２ （２０１４）， ｐｐ. １９５—２１８。 感谢李今芸教授和 ＲＥ⁃
ＧＩＯＮ 杂志授权译者将此文翻译为中文， 并于 《晋商研究》 （第六辑） 出版。 另外， 还要特别感谢李今芸

教授对译稿做出的细致修改及提出的修改建议， 避免了译文中的很多舛讹。
１７２７ 年， 清政府与俄国先后签订 《布连斯奇界约》 和 《恰克图条约》， 并于次年 ６ 月 ２５ 日 （雍

正六年五月十八日） 在恰克图正式换文。 俄国借此取得了在恰克图的自由贸易权利———译者。



签署协议， 恰克图进一步发展成为一个商业中心。 １９ 世纪初， 茶叶消费在俄国

全境蔓延开来， 茶叶贸易突然得到迅猛发展。 其中主要包括四种茶叶： 绿茶、 砖

茶、 帽合茶和武夷茶 （红茶）。 砖茶和帽合茶在高加索和西伯利亚最受欢迎， 绿

茶最受突厥斯坦①的青睐， 武夷茶则在俄国的欧洲部分更为流行。②

１９ 世纪前半叶， 中国商人长途跋涉转运茶叶， 控制着恰克图的茶叶出口。
１９ 世纪后半叶， 俄国茶叶商人跨越边境， 在中国建起制茶工厂， 产量迅速超越

了中国茶叶在恰克图的销量， 垄断了此后 ５０ 年的俄国市场。 在俄国的经营下，
茶叶贸易繁荣起来。 到 １９ 世纪末 ２０ 世纪初， 俄国是中国最大的茶叶消费国， 对

其出口额占中国茶叶出口总额的一半还多， １９０６—１９１６ 年间一直超过 ６０％ 。③ 然

而， １９１７ 年的布尔什维克革命几乎在一夜间就终结了这一 “伟大的事业”。 总体

而言， 俄国茶叶商人只对俄国国内市场感兴趣； 与他们的西方竞争者不同， 他们

似乎并无意于打造一个全球贸易帝国。
茶叶贸易是一个需要长期关注的主题。 与此前的研究不同， 本文从 １８６２—

１９１７ 年间俄国商人基于汉口茶叶市场的投资， 审视了俄商的企业精神。 他们取

得了什么样的成效？ 他们又存在什么样的局限？ 我将主要基于原始的档案进行研

究， 并特别分析在中国出版的中文和日文文献。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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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该指包括中国新疆在内的中亚地区———译者。
Ｇ. Ｃａｌｄｅｒｏｎ， “Ｒｕｓｓｉａｎ Ｔｒａｄｅ ｉｎ Ｃｈｉｎａ” （ 《中国的对俄贸易》）， 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 Ｒｅｖｉｅｗ７８ （１９００）：

３８９—３９６.
朱美予： 《中国茶叶》， 中华书局， １９３７， 第 １７２ 页。
有很多著作和论文已经对茶叶贸易进行了关注， 其中最相关的研究包括： ①朱美予著 《中国茶

叶》。 ②Ｔ. Ｈ. Ｃｈｕ， Ｔｅａ Ｔｒａｄｅ ｉｎ Ｃｅｎｔｒａｌ Ｃｈｉｎａ （ 《华中的茶叶贸易》）， 上海： 中国太平洋关系研究所， 别发

洋行 （Ｓｈａｎｇｈａｉ： Ｃｈｉｎａ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ｏｆ Ｐａｃｉｆｉｃ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Ｋｅｌｌｙ ＆ Ｗａｌｓｈ）， １９３６。 刊行于 ２０ 世纪 ３０ 年代的这两本

著作都是为了重振中国已经失败的茶业。 ③特鲁谢维奇 （Ｃｈ. Ｔｒｕｓｅｖｉｃｈ） 著、 徐东辉译 《１９ 世纪前的俄中

外交及贸易关系》， 岳麓书社， ２０１０。 作者批评了俄国政府和清政府在贸易中的一些不当做法， 但肯定了

贸易对俄国经济的促进作用。 ④吉田金一著 《ロシアと清の贸易にっいて》 （ 《俄国与清朝之间的贸易》），
载 《东洋学报》 第 ４５ 卷第 ４ 期， １９６３， 第 ３９—８６ 页。 作者利用了原始的俄国档案 （东洋文库）、 日本国

家饮食博物馆的 Ｈａｒｉｍａ 文库， 以及莫斯科的列宁国家图书馆， 探讨了包括茶叶贸易在内的俄中贸易。 ⑤米

镇波著 《清代中俄恰克图边境贸易》， 南开大学出版社， ２００３ 年。 ⑥Ｍ. Ｉ. Ｓｌａｄｋｏｖｓｋｉｉ 著、 Ｍ. Ｒｏｕｂｌｅｖ 译

《俄中经济关系史》 ［ Ｉｓｔｏｒｉｉｉａ ｔｏｒｇｏｖｏ—ｅｋｏｎｏｍｉｃｈｅｓｋｉｋｈ ｏｔｎｏｓｈｅｎｉｉ ｎａｒｏｄｏｖ Ｒｏｓｓｉｉ ｓ Ｋｉｔａｅｍ （ｄｏ １９１７ ｇ. ）］， Ｊｅｒｕｓａ⁃
ｌｅｍ： Ｉｓｒａｅｌ Ｐｒｏｇｒａｍ ｆｏｒ 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 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 Ｌｔｄ. ， １９６６. ⑦科尔萨克著、 米镇波译 《俄中商贸关系史述》， 社

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２０１０。 该书原书出版于俄国商人来到中国前的 １８５７ 年。 ⑧陈慈玉著 《近代中国茶叶

的发展与世界市场》， 中研院经济所 （台北）， １９８２。 她使用了来自英国领事馆的报告、 海关报告和中国地

方志中的证据， 强调了中国茶在世界市场上是如何贸易的。 本研究的资料来源来自 《英国议会文件： 中

国》 （Ｂｒｉｔｉｓｈ Ｐａｒｌｉａｍｅｎｔａｒｙ Ｐａｐｅｒｓ： Ｃｈｉｎａ， Ｓｈａｎｎｏｎ： Ｉｒｉｓｈ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１９７１） 与 《中国旧海关史料

（１８６０—１９４９ｓ）》 （Ｃｈｉｎａ： Ｉｍｐｅｒｉａｌ Ｍａｒｉｔｉｍｅ Ｃｕｓｔｏｍｓ， １８６０—１９４９ｓ） （应为 １８５９—１９４８———译者注）， 京华

出版社， ２００１。 《北华捷报》 （Ｎｏｒｔｈ Ｃｈｉｎａ Ｈｅｒａｌｄ ａｎｄ Ｓｕｐｒｅｍｅ Ｃｏｕｒｔ ＆ Ｃｏｎｓｕｌａｒ， Ｎｏｒｔｈ Ｃｈｉｎａ Ｈｅｒａｌｄ） 和 《申
报》 的报纸数据库， 对于本文来说也是此前未知的新的重要资料来源。



陆路茶和广州茶

鸦片战争前， 恰克图和广州是中国最重要的外贸城市。 通过骆驼或是牛车托

运， 穿越戈壁来到恰克图的茶叶， 称为 “陆路茶” 或是 “商队茶”。 相比之下，
“广州茶” 大多由英国商人控制， 通过船运运抵伦敦， 然后从伦敦再运抵包括俄

国在内的欧洲大陆。 一般认为， 陆路茶的质量远远优于广州茶， 因为穿越炎热印

度洋的漫长航程会影响到广州茶的茶香； 而沙漠气候据说会增强陆路茶的味道。
因而， 陆路茶在俄国更为昂贵。

穿越蒙古和西伯利亚寒冷而干燥的气候区， 除去了不受人欢迎的焙的味道。
同时， 人们发现夜间将茶叶从驼背上卸下来放置于积雪覆盖的草原， 会吸收少量

的水分， 获得通过其他方式无法获得的一种精美香味。 因此导致陆路茶在俄国市

场上的价格更为有利可图。①

中国的茶叶市场通常始于 ５ 月， 随后有两种茶叶被运入俄国。 冬季有五万峰

骆驼托运着茶叶从长城以北的张家口来到恰克图， 再从这里用雪橇运到西伯利亚

各地的商品交易会。 其中， ２ 月份伊尔比特 （ Ｉｒｂｉｔ） 的商品交易会最为重要， 另

一个重要的交易会在 ７ 月份的下诺夫哥罗德 （Ｎｉｚｈｎｙ Ｎｏｖｇｏｒｏｄ） 举行。 陆路茶和

广州茶常常会在下诺夫哥罗德遭遇， 这里联通了七条主要的贸易路线———波斯、
亚美尼亚、 高加索、 中亚、 俄国东部和北部、 西伯利亚， 以及中国都来这里交易

欧洲和非欧洲商品。② １８６９ 年， 下诺夫哥罗德的茶叶年交易量达 ７９３００００ 卢布，
其中广州茶和陆路茶的年交易量分别为 ３７５００００ 卢布和 ４１８００００ 卢布。③ 在 １８９４
年的同一交易会上， 陆路茶比广州茶更受欢迎， 二者的年交易量分别为 ６２１２８００
美元和 １３４１４００ 美元。④ 《伦敦时报》 对俄国的茶叶消费进行了非常生动的描述，
可以说明俄国的茶叶需求为何会如此旺盛：

单是圣彼得堡， １８６７ 年就有将近 ７００ 家这样的商铺。 禁酒主义者会带着喜悦

和赞赏来看待这些最贫困的、 消耗了大量茶叶的农民和劳工、 马车夫 （ｃａｂｂｉｅｓ），
以及赶车人的典型行为。 不过， 最糟糕的口味是在茶里加上少量的玉米白兰地

（应该是伏特加） 这种不纯粹的饮法。 在这些商铺中， 或许可以看到饱经风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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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ｈｉｎａ： Ｉｍｐｅｒｉａｌ Ｍａｒｉｔｉｍｅ Ｃｕｓｔｏｍｓ （１８８６） １２： ５６.
“Ｒｕｓｓｉａｎ Ｔｒａｄｅ ｗｉｔｈ Ａｓｉａ” （ 《俄国与亚洲的贸易》），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ｏｆ Ａｒｔｓ ３１ （１８８３）： ７７２.
Ｍｉｎｉｓｔｒｙ ｏｆ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ｉｏｒ ｏｆ Ｇｅｒｍａｎｙ， Ｄｅｒ Ｒｕｓｓｉａｃｈｅ Ｈａｎｄｅｌ ｍｉｔ Ｃｈｉｎａ üｂｅｒ Ｋｉａｃｈｔａ， １８７６ （ 《经由恰克图

的中俄贸易， １８７６》）， ｖｏｌ. １ ｏｆ Ｄｅｕｔｓｃｈｅ Ｈａｎｄｅｌｓａｒｃｈｉｖ （ Ｂｅｒｌｉｎ： Ｖｅｒｌａｇ ｄｅｌ Ｋöｎｉｇｌｉｃｈｅｎ Ｇｅｈｅｉｍｅｎ Ｏｂｅｒ—Ｈｏｆ⁃
ｂｕｃｈｄｒｕｃｋｅｒｅｉ， １８７６）， ６.

“Ｔｈｅ Ｆａｉｒ ｏｆ Ｎｉｊｎｉ—Ｎｏｖｇｏｒｏｄ” （ 《下诺夫哥罗德商品交易会》），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Ｃｏｎｓｕｌ Ｒｅｐｏｒｔ ４９ （１８９５）：
１８９—１９５.



四轮马车车夫和粗野的农民裹着羊毛朝里的羊皮， 待在烤箱般的室内， 就着黑面

包， 无休止地喝着茶。①

与英格兰不同的是， 这种饮茶方式促成了中国茶叶在俄国的持久影响。 “在
大不列颠， 茶中添加牛奶， 浓淡是必要条件； 而在俄国， 人们饮茶的时候并不添

加牛奶， 味道是关键。”② 这是即使在后来面对阿萨姆茶的挑战时， 中国茶叶也

可以保留俄国市场的一个原因。
直到太平天国运动 （１８５０—１８６４） 时， 中国商人 （基本上是山西商人， 或

晋商） 依旧控制着恰克图的俄中茶叶贸易； 俄国销售的茶叶总体上在中国南部的

福建省种植和加工。 但太平天国运动对茶叶贸易产生了意料不到的影响： 自樊城

经张家口、 库伦 （乌兰巴托） 到恰克图的汉口茶，③ 取代了俄国市场上的福建

茶。 １８５３ 到 １８５６ 年间， 由于太平天国运动逼近福建茶叶产区， 导致茶叶价格上

涨 ５０％ ； 前往这些茶产区日益困难， 运往恰克图的茶箱中一半装的都是汉口茶，
后来汉口茶的比例超过了福建茶， 并以福建茶的名义销售。 因而， 汉口茶是冒名

运抵恰克图的； 但无论如何， 这种混装的茶叶销量不错。 目光长远的中国商人预

感到这种新茶更适合俄国人的口味， 因而开始公开售卖， 但是福建茶依然占据了

大部分市场。 这对很多商人来说都是灾难性的： 一个名叫摩根 （Ｍｏｒｇａｎ） 的茶商

称， 由于俄国人明显偏好汉口茶叶， 造成了 ２００ 多万两的损失。④ 太平天国运动

的爆发， 尤其是 １８６０ 年后汉口成为新的通商口岸， 导致汉口茶的重要性日益

提高。

俄国商人来到汉口

１８６２ 年的条约允许俄国人有权进入中国内地进行贸易。⑤ １８６３ 年， 他们越

境在汉口建起茶叶工厂， 成为茶叶的直接生产者。
俄国茶叶公司究竟如何进行管理和发展， 迄今还不是特别清楚———其档案或

许已经毁于火灾。 日本政府的文献揭示， 俄国的商业信息和成交数据在当时很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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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ｅｎｔａｒｙ Ｐａｐｅｒ： Ｃｈｉｎａ， ３６７.

Ｊａｍｅｓ ＭｃＰｈｅｒｓｏｎ， “Ｂｒｉｃｋ Ｔｅａ， Ｉｔｓ Ｃｏｍｍｅｒｃｅ ａｎｄ Ｍａｎｕｆａｃｔｕｒｅ” （ 《砖茶及其商业与制造》），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ｔｈｅ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ｏｆ Ａｒｔｓ １９ （１８７０）： ６０—６１.

指清政府与俄国之间签署的 《中俄陆路通商贸易章程》 ———译者。



被泄露出来。① 最初汉口拥有三家俄国茶叶公司： 顺丰洋行 （ Ｓ. Ｗ. Ｌｉｔｖｉｎｏｆｆ ＆
Ｃｏ. ） 成立于 １８６３ 年， 随后是 １８６６ 年成立的新泰洋行 （Ｔｏｋｍａｋｏｆｆ， Ｍｏｌｏｔｋｏｆｆ ＆
Ｃｏ. ， 或亚洲贸易有限公司）， 以及 １８７４ 年成立的阜昌洋行 （Ｍｏｌｃｈａｎｏｆｆ， Ｐｅｃｈａｔ⁃
ｎｏｆｆ ＆ Ｃｏ. ）， 这可能是当时世界上规模最大的茶厂。② 新泰洋行在成立 ２５ 周年时

还邀请了尼古拉斯·亚历山德罗维奇 （Ｎｉｃｈｏｌａｓ Ａｌｅｘａｎｄｒｏｖｉｃｈ， 后来的沙皇尼古

拉二世） 访问了汉口， 招待他的盛宴至少耗费了 １ 万两银子③， 足以证明俄国商

人和沙皇政府之间关系非常密切。 三家俄国公司都在福州和九江开设有分厂， 阜

昌洋行甚至还在科伦坡和莫斯科开设了分厂。④ 俄国人在科伦坡开设分厂并非意

在购买印度和锡兰 （Ｃｅｙｌｏｎ） 茶叶⑤， 而是存有其他目的：⑥ 汉口当时从锡兰进

口了大量的茶叶末 （ｔｅａ ｄｕｓｔ）， 用以混合中国茶叶制成茶砖。⑦ 工厂每年约开工

６ 个月 （３ 月底到 ９ 月底）， 每天产量为 ４０００—５０００ 磅 （约 １８１４—２２６８ 公斤）；
在生产季末期， 实际上已经没有新鲜的茶叶， 因此也就无事可做。⑧ 只有为俄国

市场生产的砖茶还在这些现代的俄国工厂中生产。⑨

在汉口崛起前， 福州的砖茶贸易非常成功。 １８６１ 年， 福州成立了三家中国

工厂， 从英国进口了现代的机器； １８７９ 年， 砖茶出口达到顶峰， 出口量达 １３７０
万磅 （６２１４ 吨）。 然而， 随着汉口俄国工厂和俄国消费者的增加， 福州的茶业已

经不能与汉口和九江相提并论， １８９１ 年， 这三家中国工厂倒闭。�I0 １８８１ 年， 阜

昌洋行的福州分厂毁于大火。 一伙中国暴徒阻碍了救火工作， 嘴里还喊着 “烧掉

这些洋鬼子和他们的财产”�I1。 损失总计有 ７０００ 多墨西哥银圆。 阜昌洋行从中国

官员那里获得了 ２０００ 墨西哥元的补偿�I2， 重建了分厂。 １９０６ 年， 顺丰洋行关闭

了福州分厂， 将工厂设备全部亏本卖给了一家中国茶号。�I3 相比之下， 九江茶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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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大金： 《近代中国实业史通志》， 钟山书局， １９３３， 第 ２ 卷， 第 ４４７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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Ｎｏｒｔｈ Ｃｈｉｎａ Ｈｅｒａｌｄ， ４ Ｏｃｔｏｂｅｒ １８８１： ３５１； 《申报》， １８８１ 年 １２ 月 １４ 日。
《申报》， １９０６ 年 ３ 月 ２９ 日。



的日益繁荣部分归因于俄国商人， 他们在九江建起生产砖茶的工厂， 雇用了福州

的工人。 在福州， 茶叶贸易的衰落导致了当地人的仇外情绪。① 到 １９１５ 年， 汉

口和九江成为仅有的两个砖茶生产中心。② 俄国茶商的影响明显意味着福州无法

与他们相匹敌。
在茶叶生产季， 汉口的俄国工厂会临时雇佣大量的工人。 在 １８９９ 年的茶叶

生产季， 每家工厂都雇用了 ８０００ 多苦力和木匠。③ １９１７ 年俄国爆发革命时， 顺

丰洋行雇用了 １０００ 多工人， 新泰洋行雇用了 ７００ 多， 阜昌洋行雇用了 ４００ 多，
都出现了大幅下降。 俄国人给俄国工厂茶叶工人的待遇要比中国工厂更好； 阜昌

洋行付给工人的工资是每天 ２０. １ 美分， 而一家叫 “兴商” 的近代中国茶叶工厂

的工资是每天 ２０ 美分。④ １９０９ 年， 工人们开始罢工， 要求提高待遇，⑤ １９１３ 年 １
月 １０ 日由汉口俄国茶叶工厂工人进行的罢工， 最后使得他们的收入增加了

２０％ 。⑥ 在中国， 俄国商人虽然更为成功和富裕， 但是一直在努力树立一种具有

同情心的形象， 以实现与其中国邻居的和谐共处。 尽管并没有文献可依， 但是为

了维持俄商在中国的茶叶生意， 有时候 “招待” 清朝官员也是不可避免的。 他

们对贫民和赈灾的慷慨捐赠也被报纸进行了报道。 由于他们在茶业方面有这么多

的合作者， 因而他们在汉口并未被视为外国恶魔 （ｖｉｃｉｏｕｓ ｆｏｒｅｉｇｎｅｒｓ）。 但在福州，
他们则被称作魔鬼 （ｄｅｖｉｌｓ）。 福州人相信正是由于俄国人的操纵， 汉口和九江才

占领了俄国的红茶和砖茶市场。
有很多从事茶叶贸易的俄国年轻人学习了中文⑦， 这样他们就可以不用完全

依赖于中国的买办， 从中国茶农那里直接购买大量的新鲜茶叶。 俄国经理穿着中

国人的服饰， 前往内陆的茶园， 以每担 ９０ 两银子的高价采购最好的头茬茶———
这是有记载的最高价格。⑧ 他们住在当地的商行， 能够在内地找到最好的茶叶；
他们还可以用中文直接和茶农交流。 茶农们更喜欢把新鲜茶叶卖给俄国商人， 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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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广东商人， 因为他们觉得俄国商人更为公平。① 俄国人既买上好的茶叶， 也买

质量最差的茶叶： 上好的茶叶供应俄国的欧洲部分， 最差的砖茶则销往西伯

利亚。②

超越山西商人

俄国商人非常快而有效地取代了山西商人， 控制了俄国和西伯利亚消费者的

茶叶贸易。 他们最初到达汉口时， 必须依赖并从英国公司购买茶叶； 他们模仿山

西商号的茶叶商标， 然后把茶叶出口回俄国。③ １８６３ 年， 俄国人在汉口建立茶叶

工厂后不久， 这个边境市场山西商号的数量就从约 １００ 家降低到了仅有 ６０ 家到

７０ 家； 到 １８６９ 年， 在恰克图南部的中国人的基地买卖城中， 山西商号仅存 ４
家。④ １８７０ 年， 山西商人仍然在恰克图从事茶叶贸易⑤， 但是到 １８９０ 年， 几乎已

经荡然无存。 陆路茶叶贸易完全落入俄国商人之手。 中国的俄国商号享有良好的

声誉、 大量的财富， 以及企业精神， 推动了从帕米尔到太平洋的巨大茶叶市场的

发展。⑥

他们的迅速成功严重地依赖厘金的征收， 这是因为清政府为了镇压太平天国

运动以及为之后的政府预算提供经费。 和中国所有的外国公司一样， 俄国公司除

了出口海运关税外， 只需要缴纳子口半税， 而免于征收厘金。 即使是子口半税，
也于 １８６６ 年 ４ 月 １５ 日被废除。 在出口茶叶时， 俄国商人只需要缴纳常规关税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Ｔａｒｉｆｆ Ｄｕｔｙ）， 砖茶每担特别征收 ６ 钱， 其他茶叶每担是 ２. ５ 钱。 子口半

税的废除立即刺激了俄国公司对恰克图的砖茶运输。⑦ 鉴于这些限制， 山西商人

就无法再在恰克图销售茶叶， 因为俄国人无须支付关税， 因而山西商人被征收的

费用几乎是俄国商人的两倍。⑧ 这就导致有些山西商人以俄国商人的名义非法向

蒙古地区运输免税茶叶， 但俄国人并不允许在那里从事贸易 （见表 １）。⑨ 这种非

法茶叶占到茶叶贸易总量的四分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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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１　 免厘金税的茶叶出口： １８７７—１８７９ 年 （单位： 吨）

年份 １８７７ １８７８ １８７９

俄国商人运往恰克图的茶叶 ６３１４ ８５９４ １２０２８

中国商人运往蒙古的茶叶 ２４５９ ２８９６ ４２９１

总数 ８７７３ １１４９０ １６３１９

在茶叶生产季节， 制备茶叶是一个费力而复杂的过程， 主要涉及三个步骤：
由茶农将采摘下来的茶叶在阳光下摊晒； 人工揉捻； 在铺着垫子的竹筛中发酵，
然后置于炭火上熏焙。 从茶园那里购买茶叶后， 由临时组织起来的茶坊对茶叶进

行精制。 经验对于茶叶的成功发酵至关重要： 对茶叶进行处理的工人需要观察颜

色和温度的变化。 茶叶每年采摘三次， 汉口最大的茶叶市场于 ５ 月气候条件许可

时开始， 每年只开放六周。 通常头茬茶叶最好。 每年会给俄国沙皇供奉 ２５ 箱这

种头茬白毫茶叶， 供宫廷所用。① 罗威廉 （Ｗｉｌｌｉａｍ Ｒｏｗｅ） 对茶商在不同层次的

茶业经营进行了详细的描述。② 采购的过程非常复杂， 需要资本、 经验、 谈判技

巧和耐心。
砖茶由茶末制作而成。 首先， 将茶末放在装有三种不同尺寸筛子的筛选机

中， 把灰尘和垃圾从茶末中筛掉， 然后用竹筛收集起来。 做好蒸的准备后， 茶末

被放在铺了一层棉布的炉子上， 然后盖起来。 接下来放在一个大功率压榨机的木

制模具中； 保持压力， 直到符合所需的要求。③ １８６４ 年， 俄国商人学会了如何制

作砖茶。 到 １８６５ 年， 一半以上运往恰克图的砖茶都已经由俄国人在汉口制成，
而且， 其质量比中国商人的同类产品更好。 １８６６ 年以后， 销往西伯利亚的所有

砖茶均由俄国工厂或者在俄国工厂的监管下制作而成。④

俄国商人在生产过程中进行了创新， 提高了生产效率， 减少了成本支出。 新

泰洋行创始人托克马克夫的砖茶厂由一个苏格兰人负责管理， 他发明并改造了各

种机器和工艺。⑤ 汉口大的茶厂， 砖茶制作方式既科学， 也是最新工艺。 熔炉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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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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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的商业与社会， １７９６—１８８９》， Ｓｔａｎｆｏｒｄ， ＣＡ： Ｓｔａｎｆｏ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１９８４ ［ ＳＭＣ ｒｅｐｒｉｎｔ， １９８７ ］），
１５３—１５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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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自动司炉使用的是最新设计的发动机、 液压机， 诸如此类的一些事实都证明了

利用近代机器非常让人满意， 也很经济合算。① 一台手工压制机每天可以制造 ６０
框砖茶， 茶砖损坏率为 ２５％ ； 而一台蒸汽压制机每天可以制造 ８０ 框， 损坏率仅

为 ５％ 。 机器的改进使得每框的收益达到 １ 两银子， 也就是每天有 ８０ 两银子的收

益。② 用传统手工方式制成的砖茶， 压制硬度不够， 难以承受旅途中的粗野对

待， 因此在运抵目的地时往往已经破碎损坏， 其价值因而降低。 买主们非常强调

砖茶的硬度以及完美形状的重要性。③ 在蒙古和中亚地区， 砖茶还可以充当交易

货币使用， 因而买方希望砖茶能够坚固完整。
一家俄国公司试验了古隆法 （Ｇｏｕｄｒｏｎ）④， 开发出了一种新产品———帽合

茶， 这是另一种形式的压缩茶叶。 帽合茶由熟练的专业人员拣选上好茶叶制作而

成。 茶末注入一个没有蒸汽的钢筒模子中， 然后加以两吨的压力。 帽合茶在生产

和包装中都需要非常小心， 最后装入锡盒， 出口到俄国。 用锡纸包装后的帽合茶

可以作为一种豪华的礼物销售。⑤ 著名的普洱茶虽然被蒸制过， 但也属于一种砖

茶， 这种茶的味道并不会因此受损。 由于每个帽合茶的体积仅有散装茶的六分之

一， 重约 ０. ２５ 磅 （６２ 克）， 所以便于旅行者携带， 也便于运往俄国更边远的地

区。⑥ 在俄土战争 （１８７７—１８７８） 期间，⑦ 俄国商人开始向俄国士兵供应帽合茶，
帽合茶甚至在德国和法国也找到了销售市场。⑧ １９ 世纪 ９０ 年代， 汉口有 １５ 台制

作砖茶的压榨机、 ７ 台制作帽合茶的机器： 显然这可以展示出俄国商人对于中国

茶叶机械化的重要贡献。⑨ ２０ 世纪， 帽合茶退出了历史舞台。
１８６６ 年后， 俄国商人走了一条捷径， 先将货物通过船运运到天津， 再用骆

驼运往恰克图。�I0 在长江上以及从上海到天津的船运几乎完全由英国人控制，
１８７０—１８９８ 年间俄国茶商给英国人支付的运费达到 ７１０８８６９ 卢布。�I1 我们还不清

楚经由这条新的路线可以节省多少天和多少钱， 但是可以肯定海运一定比陆运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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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便宜和安全。 茶叶在汉口装箱以后， 由蒸汽船运往上海， 再从上海用蒸汽船运

抵天津。 在天津， 每箱茶叶都需要由俄国领事发放证明文件， 再由中国政府进行

密封。 从天津改用驳船运往通州， 然后通州当地的俄国商人将茶叶用骆驼直接运

往张家口。 张家口当地的俄国人再将茶叶经蒙古荒漠运往恰克图。①

用骆驼运输茶叶成本高昂， 戈壁沙漠的气候总是一种挑战。 如下记载可以说

明沙漠运输的高额成本。
红茶和绿茶在天津的平均价格大致是比较合理的每担 １６ 两银子， 普通砖茶

和好的砖茶的均价可能在每担 ７. ５ 两白银。 从天津运往恰克图， 每担的运输合同

收费一般是每担 ５. ５ 两。②

货物通常用骆驼或马匹， 或是牛车运输。 满载货物不超过 ３００ 斤 （１８０ 公

斤）， 驼队从张家口到恰克图大概需要 ４０—５０ 天， 路程约 ８０４ 英里 （１２９４ 公

里）。 牛车所需时间更长， 但是通过牛车运输， 货物会更安全， 因而这些商人可

以获得更好的报酬。③ １８８５ 年， 一场干旱导致该地区寸草不生， 大量骆驼饿死，
所以几乎没有人通过该路线运输茶叶。④ 俄国商人对该路线不满还有其他原因：
偷窃、 延误， 以及汉人和蒙古人运输商号中普遍存在的不端行为。 寻找像西伯利

亚铁路线这样的新路线的主要动机就是希望可以开发那些广袤地区的资源， 使之

成为国家的财富。 此外， 还可以把陆路茶叶运输贸易从中国人那里夺走， 让西伯

利亚人来接手， 通过这种货运赚取的收入可以使很多行业受益。⑤

没有厘金、 机器制作的砖茶在质量上的提升、 帽合茶的创新， 以及从长江到

天津的捷径所导致的运输成本的降低， 使得俄国商人很容易就将山西商人驱逐出

了恰克图的市场。 清政府试图诱使这些中国商人重新回到恰克图， 但中国商人对

此并无兴趣： 他们已经将资本转移到了票号与信贷业务。 １９０５ 年， 清政府派遣

一个考察委员会前往印度和锡兰去学习英国人的经营方式， 还在南京建立了一所

学校教授新的、 科学的茶叶种植方式， 并在茶产区建起基地来传播有用的知识。
此外， 清政府还提供了税收减免和农业补贴。 但是， 所有这些尝试和实践都是短

暂的， 俄国商人依然控制着恰克图的贸易。⑥ 然而， 对俄国人来说， 与英国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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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竞争则并不那么容易。

挑战英国茶叶商人

汉口茶叶的目的地主要有两个： 俄国和英国。 茶叶在包括俄国在内的英吉利

海峡两岸的欧洲消费。① １９ 世纪中期的一个俄国经济学家科尔萨克 （Ｋｏｒｓａｋ） 对

从中国走海路运往英国的茶叶的运费以及从恰克图经陆路向莫斯科运输茶叶的运

费进行了评估。 他在报告中提到， 英国商人支付的费用比俄国商人运输货物的费

用少 １５—２０ 倍， 每普特 （Ｐｏｏｄ） 不到 ３０—４０ 戈比 （ｋｏｐｅｃｋ）， 而俄国商人需要

支付 ６ 卢布 （６００ 戈比） 甚至更多。 这些价格受到了中国各地货物运输成本的

影响。②

俄国决定应对广州茶叶的挑战。 １８６２ 年， 为了阻止来自英国的数额惊人的

走私广州茶， 茶叶开始合法地经由海运进口到俄国的欧洲部分。 １８６９ 年以后，
敖德萨经由苏伊士运河进口了普通的广州茶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Ｃａｎｔｏｎ ｔｅａ）， 价格比经由恰

克图而来的茶叶价格便宜很多。 开放一条海上航线的目的在于将茶叶直接运抵俄

国增加利润， 而非通过伦敦转运———但这是一条漫长的航程。
为了促进俄国在中国、 日本和东西伯利亚的贸易和产业发展， 俄国建立了义

勇会社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ｏｆ ｔｈｅ Ｖｏｌｕｎｔｅｅｒ Ｆｌｅｅｔ）。③ １８７８ 年， 阜昌洋行 （如前所述， 可能

是汉口最大的茶叶公司） 帮助创建了这支商业船队④， 用来运送移民和协助海

军。 创立这支船队的直接动机是 １８７７—１８７８ 年的俄土战争， 当时英国和俄国之

间的战事一触即发。⑤ 那场战争临近结束之时， 俄国商人寻求新的方式来强化俄

国的经济和军事力量： 主要由莫斯科的商人和官员组成的一群俄国爱国者集资建

成了该船队。 如果爆发战争， 货轮将被捐赠给海军， 并配备武器装备， 以扩充常

规海军力量。 １８７８ 年 ５ 月至 １８７９ 年 １２ 月间， 他们筹集起了所需的 ６００ 万卢布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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Ｎｏｒｔｈ Ｃｈｉｎａ Ｈｅｒａｌｄ， １ 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 １８８８： ２５６.
Ａ. Ｍ. Ｐｅｔｒｏｖ，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Ｔｒａｄｅ ｏｆ Ｒｕｓｓｉａ ａｎｄ Ｂｒｉｔａｉｎ ｗｉｔｈ Ａｓｉａ ｉｎ ｔｈｅ Ｓｅｖｅｎｔｅｅｎｔｈ ｔｏ Ｎｉｎｅｔｅｅｎｔｈ Ｃｅｎｔｕｒｉｅｓ”

（ 《１７—１９ 世纪俄国、 英国与亚洲的对外贸易》）， Ｍｏｄｅｒｎ Ａｓｉａｎ Ｓｔｕｄｉｅｓ ２１， ｎｏ. ４ （１９８７）： ６２５—６３７.
Ｎｏｒｔｈ Ｃｈｉｎａ Ｈｅｒａｌｄ， １０ Ｊａｎｕａｒｙ １８８２： ３０.
陈慈玉： 《近代中国茶叶的发展与世界市场》， 第 １４９ 页。
Ｓｔｅｖｅｎ Ｇ. Ｍａｒｋｓ， Ｒｏａｄ ｔｏ Ｐｏｗｅｒ： Ｔｈｅ Ｔｒａｎｓ—Ｓｉｂｅｒｉａｎ Ｒａｉｌｒｏａｄ ａｎｄ ｔｈｅ Ｃｏｌｏ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Ａｓｉａｎ Ｒｕｓｓｉａ，

１８５０—１９１７ （ 《权力之路： 西伯利亚大铁路与俄属亚洲的殖民化， １８５０—１９１７》， Ｉｔｈａｃａ， ＮＹ： Ｃｏｒｎｅｌｌ Ｕｎｉ⁃
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１９９１）， ３２. 在战争期间， 英国提出的战略之一是封锁俄国的太平洋海岸， 利用中国和日本的

港口作为作战基地， 打击符拉迪沃斯托克。 俄国人则计划用巡洋舰来对英国商船进行打击， 为此建立了这

支船队。



资， 并购买了最初的 ６ 艘船只。①

１８８０ 年以后， 该船队通常从敖德萨向符拉迪沃斯托克运输货物。 横跨海洋

的路线将西伯利亚与俄国欧洲部分之间的行程从 ３２０ 天缩短到了 ６５ 天， 成本也

得以降低， 因而从外国人手中抢走了部分生意， 而这正是俄国政府的一贯目标。
１９ 世纪 ８０ 年代末， 通过符拉迪沃斯托克的进口货物总额是出口的两倍。② 该船

队租用了德国轮船来帮助运输茶叶； 敖德萨受益于该船队， 成为重要的茶叶集散

地。③ 船队的停靠地有汉口、 福州和锡兰； 茶叶从敖德萨分销往莫斯科、 下诺夫

哥罗德和其他地方。 １８９４ 年， 运往俄国的中国茶叶第一次超过运往英国的茶叶

（前者比后者多 １３. ９ 万担或 ８. ４ 吨）。④ 到 １８９６ 年， 几乎所有运往俄国的茶叶都

由属于俄国义勇会社的轮船运抵敖德萨。 几年中， 仅有 １ 艘英国轮船曾经在汉口

装货后直接运往伦敦， 而运往俄国的俄国义勇会社的船只有 ７ 艘。⑤

俄国茶叶消费的增加与民众生活水平的提高有关。 从 １８７７ 年到 １８８８ 年， 俄

国纸卢布的兑换率很低———１ 卢布 （纸币） 仅价值 １ 先令 １０ 便士， 而不是 ２ 先

令 ８ 便士。 质量好的茶叶因而很贵， 多数俄国人只能买得起劣质茶叶。 后来， 俄

国信用评估的提高意味着在借贷的兑换中， 条款更为优惠。 国家变得更为繁荣，
１９ 世纪 ９０ 年代， 卢布价值暴涨。 整个 １９ 世纪 ９０ 年代， 卢布在国际货币市场中

都很坚挺。 卢布的购买力比中国银两更强， 因而茶叶更加便宜。 俄国的普通消费

者突然发现他们可以消费得起优质茶叶， 且不会加重他们的家庭预算负担。 茶叶

贸易量如此之大， 又被少数一些公司控制， 因而， 尽管在汉口质量更优的茶叶价

格依然比较高， 但俄国商人还是可以在新兴的俄国茶叶鉴定市场 （ ｃｏｎｎｏｉｓｓｅｕｒ
ｍａｒｋｅｔ） 中赚到大钱。 俄国对茶叶， 尤其是较好种类茶叶的需求可谓前所未有，
但只有质量最优的茶叶才有利可图。 此时， 汉口的茶叶市场完全受俄国需求的支

配； 俄国商人将质量最好的祁门地区的茶叶全部买下， 然后强制价格上涨。 一旦

完成俄国的订单， 茶叶价格通常就会暴跌， 茶叶只能在严重亏损下卖出。 中国与

俄国的茶叶贸易逐年增长， 而与英国的茶叶贸易则呈逐年下跌之势。 此时， 俄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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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ｈｏｍａｓ Ｃ. Ｏｗｅｎ， Ｃａｐｉｔａｌｉｓｍ ａｎｄ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Ｒｕｓｓｉａ： Ａ Ｓｏｃｉａｌ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ｔｈｅ Ｍｏｓｃｏｗ Ｍｅｒｃｈａｎｔｓ， １８５５—１９０５
（ 《资本主义与政治俄国： １８５５—１９０５ 年莫斯科商人的社会史》，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１９８１）， ９４.

Ｓｔｅｖｅｎ Ｇ. Ｍａｒｋｓ， Ｒｏａｄ ｔｏ Ｐｏｗｅｒ， ２０.
Ｈａｎｋｏｗ， １８８１， ｖｏｌ. １４ ｏｆ Ｂｒｉｔｉｓｈ Ｐａｒｌｉａｍｅｎｔａｒｙ Ｐａｐｅｒｓ： Ｃｈｉｎａ， ２９； Ｈａｎｋｏｗ， １８８２， ｖｏｌ. １４ ｏｆ Ｂｒｉｔｉｓｈ

Ｐａｒｌｉａｍｅｎｔａｒｙ Ｐａｐｅｒｓ： Ｃｈｉｎａ， ２８９.
陈慈玉： 《近代中国茶叶的发展与世界市场》， 第 ３０７—３１０ 页。
Ｎｏｒｔｈ Ｃｈｉｎａ Ｈｅｒａｌｄ， ２４ 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 １８９７.



的茶叶商人可以直接将茶叶从中国运出， 而无须再通过英国商人。① 争夺茶叶的

俄国买家在汉口战略性地提高价格， 这样英国商人就只能高价买进， 低价卖出。
英国商人因而发现茶叶生意已经今非昔比。②

表 ２　 汉口重要茶行的茶叶购买量： １９０２—１９０５ 年③ （单位： 箱）

茶行 总量 １９０２ 年 １９０３ 年 １９０４ 年 １９０５ 年

天祥 （Ｄｏｄｗｅｌｌ ＆ Ｃｏ. ， 英国） ３９１４４５ ９６７１６ １１０６３７ １０２５７４ ８１５１８

阜昌 （俄国） ３７４０１７ ７６１３５ ９１３９０ １０８７３２ ９７７６０

新泰 （俄国） ３５２４５５ ５７１７２ １１０５４１ ７８３６４ １０６３７８

顺丰 （俄国） ３０６１４５ ８５９７９ ６５９４５ ７３８８９ ８０３３２

协和 （Ｒｏｂｅｒｔ Ａｎｄｅｒｓｏｎ ＆ Ｃｏ. ， 英国） ２６７６０８ ４５６９３ ５１８３２ ６７２１６ １０２８６７

百昌 （Ｐｏｐｏｆｆ Ｆｒｅｒｅｓ Ｃｏ. ， 俄国） １７６７０７ ５１５０７ ５１２７９ ５７８３９ １６０８２

嘉乐 （Ｃｌｅｒｋ ＆ Ｃｏ. Ｇｅｏｒｇｅ， 英国） １０７５５６ ４６８２１ １２２４４ ４６４０７ ２０８４

源泰 （Ｎａｋｖａｓｓｉｎ ＆ Ｗｅｒｓｈｒｎｉｎ， 俄国） ５４８５２ １５０６４ ２０４７４ １５８１０ ３５０４

直到 １８８８ 年， 汉口的中国茶叶商人依旧感受到俄国商人在市场上比其英国

对手更为活跃。④ 然而， 正如表 ２ 所述， 英国茶叶公司依然还在大量从事这种经

营， ２０ 世纪初最重要的茶叶公司是英国的天祥公司， 但阿萨姆茶在这期间控制

了英国市场。 不过， 需要提到的是， 由于茶箱的重量不同， 表 ２ 中的一些数据或

许并不完全准确。 １９０２ 年， 汉口的俄国公司拿到了原属于英国商人的订单， 进

一步削弱了英国在中国茶叶贸易中的影响力。⑤ 多数俄国公司依然雇用英国专

家， 或是品茶师， 但是贸易和利润属于俄国人。⑥

从那时到第一次世界大战， 敖德萨都是伦敦茶业的重要竞争者。 １８９４ 年以

来的汉口关税记录揭示， 敖德萨已经超越了恰克图； 但是， １９０７ 年， 敖德萨又

被符拉迪沃斯托克超越， 而那时， 西伯利亚大铁路已经建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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Ｈａｎｋｏｗ， １８７８， ｖｏｌ. １２ ｏｆ Ｂｒｉｔｉｓｈ Ｐａｒｌｉａｍｅｎｔａｒｙ Ｐａｐｅｒｓ： Ｃｈｉｎａ， ６４０； Ｈａｎｋｏｗ， １８９０， ｖｏｌ. １７ ｏｆ Ｂｒｉｔｉｓｈ
Ｐａｒｌｉａｍｅｎｔａｒｙ Ｐａｐｅｒｓ： Ｃｈｉｎａ， ２００； Ｃｈｉｎａ： Ｉｍｐｅｒｉａｌ Ｍａｒｉｔｉｍｅ Ｃｕｓｔｏｍｓ， １８９０， ｖｏｌ. １６： １２７—１２８.

Ｎｏｒｔｈ Ｃｈｉｎａ Ｈｅｒａｌｄ， ２２ Ｍａｒｃｈ １８８９： ３５４.
《汉口驻在班调查报告书》 （１９０６）， 卷 １０５ （３： 第 ４ 章）， 第 ４２—４３ 页。
《申报》， １８８８ 年 ５ 月 ２７ 日。
Ｎｏｒｔｈ Ｃｈｉｎａ Ｈｅｒａｌｄ， ２９ Ｊａｎｕａｒｙ １９０２： １５８.
Ｒｏｂｅｒｔ Ｌ. Ｊａｒｍａｎ， ｅｄ. ， Ｓｈａｎｇｈａｉ：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ａｎｄ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Ｒｅｐｏｒｔｓ， １８４２—１９４３ （ 《上海： １８４２—１９４３

年的政治与经济报告》， Ｓｌｏｕｇｈ： Ａｒｃｈｉｖｅ Ｅｄｉｔｉｏｎｓ， ２００８）， １１： ５７， ３１５. Ｃｈｉｎａ： Ｉｍｐｅｒｉａｌ Ｍａｒｉｔｉｍｅ Ｃｕｓｔｏｍｓ
（１８８４）， １０： ６０４—６０５.



符拉迪沃斯托克超越伦敦

在谢尔盖·维特 （Ｓｅｒｇｅｉ Ｉｕｌ＇ｅｖｉｃｈ Ｖｉｔｔｅ） 于 １８９２ 年就任沙俄财政部部长后，
就开始修建大规模的西伯利亚铁路线①， 目的之一就是为了茶叶贸易。② 维特的

设想是让货物从上海经海运到达符拉迪沃斯托克后， 改线西伯利亚大铁路， 开启

欧亚关系的新时代。 维特带有典型的帝国主义者的傲慢， 他相信这条铁路将终结

东方的隔离状态， 把 “文明” 和 “文化启蒙” 带给具有威胁性的 “黄祸”， 从而

拯救中国。③ 由于俄国成为茶叶贸易的盈利中心， 他认为这条铁路线也可以将西

伯利亚俄国化， 成为加强俄国抵御 “黄种人” 浪潮的堡垒———俄国必须采取一

切可能的措施来抵御来自 “黄种人” 的威胁。④

与最初的沙漠路线相比， 铁路线的运输速度得到了极大的提升： 从符拉迪沃

斯托克到伊尔库茨克的行程需要四天半， 从伊尔库茨克到莫斯科需要六天半； 从

符拉迪沃斯托克到哈尔滨需要 ３６ 个小时， 从欧洲各国首都到北京只需要十八九

天。⑤ 为了减少成本， 俄国政府制定了一种特别的货运费率。 １８９４ 年， 俄国政府

拥有沙俄帝国境内大概 ３３％ 的总铁路里程， 到 １９１２ 年时则达到了 ７８％ 。 最终，
在与莫斯特商人进行了大量协商之后， １８８９ 年政府建立起了一套综合的铁路费

率制度， 规定长途货运每俄里的价格低于短途货运的价格。⑥ 铁路运输变得切实

可行。
１９００ 年的义和团运动加速了茶叶从恰克图向符拉迪沃斯托克的转移。 虽然

西伯利亚大铁路的主干线直到 １９０３ 年才完成， 但早在 １９００ 年， 就已经有 ３００ 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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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伯利亚大铁路是全球全长的铁路线。 从莫斯科到符拉迪沃斯托克全长 ９２８８ 公里， 经过 ８ 个时

区， 俄罗斯联邦的 １４ 个省、 ３ 个地区， ２ 个共和国和 １ 个自治区。
在致沙皇亚历山大三世 （１８８１—１８９４） 的备忘录中， 维特宣称， 通过对西伯利亚的丰富资源进行

探测， 西伯利亚大铁路可以创造巨大的经济利益， 为俄国的赤贫农民提供土地， 减少东西之间的运输时

间。 该铁路线将提高俄国的大国地位， 并提升名誉。 此外， 该铁路线还将在茶叶市场中帮助中国与英国进

行竞争， 让俄国在英国问题上获得中国的支持。 Ｓｉｄｎｅｙ Ｈａｒｃａｖｅ， Ｃｏｕｎｔ Ｓｅｒｇｅｉ Ｗｉｔｔｅ ａｎｄ ｔｈｅ Ｔｗｉｌｉｇｈｔ ｏ Ｉｍｐｅｒｉａｌ
Ｒｕｓｓｉａ： Ａ Ｂｉｏｇｒａｐｈｙ （ 《谢尔盖·维特伯爵与俄帝国的衰落： 传记》， Ａｒｍｏｎｋ， ＮＹ： Ｍ. Ｅ. Ｓｈａｒｐｅ， ２００４），
５３. 相似的观点在下面的书中也可以发现： Ｍ. Ｉ. Ｓｌａｄｋｏｖｓｋｉｉ，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８７—８８； Ｓｔｅｖｅｎ
Ｇ. Ｍａｒｋｓ， Ｒｏａｄ ｔｏ Ｐｏｗｅｒ， １２７， １３９.

Ｓｔｅｖｅｎ Ｇ. Ｍａｒｋｓ， Ｒｏａｄ ｔｏ Ｐｏｗｅｒ， １３８.
Ｓｔｅｖｅｎ Ｇ. Ｍａｒｋｓ， Ｒｏａｄ ｔｏ Ｐｏｗｅｒ， １５４.
“Ｔｈ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Ｓｉｂｅｒｉａ” （ 《西伯利亚的发展》），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ｔｈｅ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ｏｆ Ａｒｔｓ ５７ （１９０９）： ２８４—

２８５.
Ｔｈｏｍａｓ Ｃ. Ｏｗｅｎ， Ｃａｐｉｔａｌｉｓｍ ａｎｄ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Ｒｕｓｓｉａ， １１９. 俄里是俄国旧的长度单位。 一俄里相当于

５００ 沙绳 （ｓａｚｈｅｎ， 俄国长度计量单位） 和 ３５００ 英尺 （１. ０６６８ 公里）。



的茶叶通过铁路运输到了俄国。① ６ 月， 所有外国人都被迫仓促地离开了张家口，
他们的商品和财产都落入了义和团手中。 俄国和中国政府曾试图追回失踪的茶

叶， 但是没有成功。 ６ 月， 天津由于叛乱而被关闭； 商人被迫将砖茶和帽合茶通

过途径符拉迪沃斯托克的直达货轮运往尼古拉耶夫斯克 （Ｎｉｋｏｌａｅｖｓｋ， 庙街）， 或

是用江轮运往上海， 然后在黑龙江上用稍小点儿的轮船进行运输。② １９０３ 年， 张

家口的两家俄国公司 （隆昌和双利） 关闭， 其茶箱的运输可能会途经旅顺港

（Ｐｏｒｔ Ａｒｔｈｕｒ）。③

图 １　 汉口到符拉迪沃斯托克和伦敦的茶叶出口

铁路线的建成见证了符拉迪沃斯托克在茶叶贸易中取得了对伦敦的胜利。 铁

路运输具有显著的优势： 汉口对符拉迪沃斯托克的茶叶出口从 １９０２ 年的 ２４７２０２
两 （见图 １） 增加到了 １９０３ 年的 ２７２８１１７ 两； 运往伦敦的数量则已经无足轻重。
１９０４ 年， 由于日俄战争的爆发， 符拉迪沃斯托克的茶叶进口为零； 伦敦当年则

表现非常积极， １９０５ 年同样如此。 此后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 伦敦与汉口之间

的联系都比较有限。 相比之下， １９０７ 年绥芬河和满洲里边境车站的开通， 则让

符拉迪沃斯托克在 １９０７—１９１７ 年间成为汉口茶叶输往欧洲的一个举足轻重的口

岸： 年出口量均超过 １５０ 万两。 整个铁路系统已经建成： 中国境内建有 ５ 个火车

站， 而它们最初只是一些原始的和地方性的交易市场； 在这 ５ 个车站中， 西端是

满洲里， 东端是绥芬河。 在铁路管理局 （Ｒａｉｌｒｏａｄ Ａｕｔｈｏｒｉｔｙ） 成立和俄国商人投

资之后， 包括茶叶贸易在内的俄中贸易繁荣起来。④ 同时， 东北的大豆也通过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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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ｈｉｎａ： Ｉｍｐｅｒｉａｌ Ｍａｒｉｔｉｍｅ Ｃｕｓｔｏｍｓ， １９０２， ｖｏｌ. ３５： ２６８.
Ｃｈｉｎａ： Ｉｍｐｅｒｉａｌ Ｍａｒｉｔｉｍｅ Ｃｕｓｔｏｍｓ， １９００， ｖｏｌ. ３１： ２１６.
《申报》， １９０３ 年 ８ 月 ２ 日。
程维荣： 《近代东北铁路附属地》， 上海社科院， ２００８， 第 ８３—８７ 页。



芬河和符拉迪沃斯托克销往日本、 中国其他地区和英国， 而用于腌渍鱼产的德国

盐则反方向进口到中国。① 如表 ３ 所示， 东北贸易日益繁荣。
表 ３　 铁路线开通前后东北的贸易记录 （单位： 海关两）②

海关两 １９０６ 年 １９０７ 年 １９０８ 年

外国进口净额 １３７２０７４３ ３００４０２１２ ４２１１８５６８

本地进口净额 １５９７１０４６ ６７４０２８８ ８５５０７０１

出口 １４７９０２１２ ２６６５７６６３ ４５１４３３５８

总额 ４４４８２００１ ６３４３８１６３ ９５８１２６２７

表 ３ 中 “本地进口净额” 表示的是绕行符拉迪沃斯托克和满洲里 ／绥芬河输

入东北地区的中国其他地区的产品。 因而， 符拉迪沃斯托克、 滨海边疆区 （Ｍａｒ⁃
ｉｔｉｍｅ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Ｐｒｉｍｏｒｓｋｉｉ ｋｒａｉ） 和中国东北地区的经济就被西伯利亚大铁路整合

到了一起。
维特期待随着西伯利亚大铁路的完工， 幸存的船队可以得到普遍使用， 从而

让俄国不再依赖于外国商船。 为此， 义勇会社得到了加强， 维特给予义勇会社比

其竞争对手、 私营俄国船运公司更为优惠的待遇。③ １９０９ 年， 俄国轮船从汉口向

符拉迪沃斯托克运输了茶叶。 同年， 船队拥有两条线路： 符拉迪沃斯托克与日本

敦贺， 每周两次； 符拉迪沃斯托克与上海， 每周一次。 该船队获得 ５ 艘德国轮船

用以对这些运输服务提供支持。④ １９１１ 年， 该船队在符拉迪沃斯托克停靠 ２２１
次， 在上海停靠 ５２ 次。⑤

船队和铁路的结合是 １９ 世纪资本家的一种常见模式。 凭借义勇会社， 俄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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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

吉田金一： 《ロシアと清の贸易にっいて》 （ 《俄国与清朝之间的贸易》）， 《东洋学报》， 第 ４５ 卷

第 ４ 期， １９６３ 年 ３ 月， 第 ３９—８６ 页。 例如， １８９２ 年从汉堡向符拉迪沃斯托克进口了用于腌鱼的 １５００ 吨

盐， 作为剩余空间的压舱物。 Ｍｉｎｉｓｔｒｙ ｏｆ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ｉｏｒ ｏｆ Ｇｅｒｍａｎｙ， Ｗｌａｄｉｗｏｓｔｏｋ. Ｈａｎｄｅｌｓｂｒｉｃｈｔ ｆüｒ ｄａｓ Ｊａｈｒ １８９２，
１８９３ （ 《１８９２、 １８９３ 年符拉迪沃斯托克年度贸易报告》）， ｖｏｌ. ２ ｏｆ Ｄｅｕｔｓｃｈｅ Ｈａｎｄｅｌｓａｒｃｈｉｖ， ４７６.

Ｃｈｉｎａ： Ｉｍｐｅｒｉａｌ Ｍａｒｉｔｉｍｅ Ｃｕｓｔｏｍｓ， １９０８， ｖｏｌ. ４７： ４７.
Ｓｔｅｖｅｎ Ｇ. Ｍａｒｋｓ， Ｒｏａｄ ｔｏ Ｐｏｗｅｒ， １４７.
Ｍｉｎｉｓｔｒｙ ｏｆ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ｉｏｒ ｏｆ Ｇｅｒｍａｎｙ， Ｗｌａｄｉｗｏｓｔｏｋ ｕｎｄ Ｎｉｋｏｌａｊｅｗｓｋ. Ｈａｎｄｅｌｓｂｅｒｉｃｈｔ ｄｅｓ Ｋａｓｅｒｌｉｃｈｅｎ Ｋｏｎｓｕｌａｔｓ

ｉｎ Ｗｌａｄｉｗｏｓｔｏｋ ｆüｒ ｄａｓ Ｊａｈｒ １９０９， １９１１ （ 《符拉迪沃斯托克与尼古拉耶夫斯克： １９０９ 与 １９１１ 年驻符拉迪沃斯

托克帝国领事馆商务报告》）， ｖｏｌ. ２ ｏｆ Ｄｅｕｔｓｃｈｅ Ｈａｎｄｅｌｓａｒｃｈｉｖ， ３６４. Ｍｉｎｉｓｔｒｙ ｏｆ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ｉｏｒ ｏｆ Ｇｅｒｍａｎｙ， Ｗｌａｄｉ⁃
ｗｏｓｔｏｋ ｕｎｄ Ｎｉｋｏｌａｊｅｗｓｋ. Ｈａｎｄｅｌｓｂｅｒｉｃｈｔ ｄｅｓ Ｋａｓｅｒｌｉｃｈｅｎ Ｋｏｎｓｕｌａｔｓ ｉｎ Ｗｌａｄｉｗｏｓｔｏｋ ｆüｒ ｄａｓ Ｊａｈｒ １９１０， １９１１， ｖｏｌ. ２ ｏｆ
Ｄｅｕｔｓｃｈｅ Ｈａｎｄｅｌｓａｒｃｈｉｖ， ６４０.

Ｍｉｎｉｓｔｒｙ ｏｆ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ｉｏｒ ｏｆ Ｇｅｒｍａｎｙ， Ｗｌａｄｉｗｏｓｔｏｋ ｕｎｄ Ｐｒｉａｍｕｒｇｅｂｉｅｔ. Ｈａｎｄｅｌｓｂｅｒｉｃｈｔ ｄｅｓ Ｋａｓｅｒｌｉｃｈｅｎ Ｋｏｎｓｕ⁃
ｌａｔｓ ｉｎ Ｗｌａｄｉｗｏｓｔｏｋ ｆüｒ ｄａｓ Ｊａｈｒ １９１１， １９１２ （ 《符拉迪沃斯托克与黑龙江流域： １９１１ 与 １９１２ 年驻符拉迪沃斯

托克帝国领事馆商务报告》）， ｖｏｌ. ２ ｏｆ Ｄｅｕｔｓｃｈｅ Ｈａｎｄｅｌｓａｒｃｈｉｖ， ８７０.



商人将广州茶运送到了俄国的消费者手中， 而利用西伯利亚大铁路， 他们增加了

陆路的茶叶出口， 增强了符拉迪沃斯托克的经济和地位， 将其影响延伸到了西伯

利亚和突厥斯坦。

对内陆亚洲的影响

著名的俄国历史学家斯拉德克夫斯基 （Ｓｌａｄｋｏｖｓｋｉｉ） 认为， 正是由于这条铁

路线， 中国东北、 蒙古和新疆才成为符拉迪沃斯托克的腹地①， 进而它又刺激了

俄国和蒙古之间的贸易。 １８６３ 年， 俄蒙之间的贸易额仅为 ２６ 万卢布， 到 １９００
年， 已经增加到近 １７００ 万卢布。 严格的限制措施导致走私活动增加。 很多喇嘛、
地方权贵， 甚至还有库伦的清朝官员都卷入这种非法的买卖中。 走私的俄国商品

通过这种渠道将商品销往张家口、 北京和西藏。 俄国方面的贸易同样获得了发

展。 辛比尔斯克 （Ｓｉｍｂｉｒｓｋ） 和叶卡特琳堡 （Ｅｋａｔｅｒｉｎｂｕｒｇ） 的俄国纺织业使用了

数量更多的蒙古羊毛， 俄国商人在蒙古也建起了羊毛洗涤厂。 由于西伯利亚大铁

路的开通， 俄国人比中国人更容易到达蒙古西部和北部。 俄国商人来到了图瓦

（Ｔｕｖａ）， 心怀怨恨的中国人只好在 １９１０ 年离开。 图瓦东部的所有俄国殖民者都

是商人。 他们出售烟草、 茶叶和纺织品来换取松鼠皮， 这些毛皮将在下个狩猎季

予以交付； 但是春季往往也会发生人们无法交付的情况， 在这种情况下， 每拖欠

２０ 张松鼠皮， 交易人就会拿走一张狩猎者铺垫的驯鹿皮用以顶替。 秋季， 图瓦

的狩猎者祈求他们返还驯鹿皮， 但到那时， 他们则被要求拿 ４０ 张松鼠皮来换一

张驯鹿皮。② 可以想象， 日益发展的贸易激化了俄国人和蒙古人之间的冲突。
１９１４ 年， 俄国人通过恰克图向蒙古出口了 ５４６３８ 普特 （约 ９１９５５８ 公斤） 的茶

叶。 那条古代的茶叶路线已经失去了它的国际意义， 因为此时进口的中国茶叶主

要通过海路从符拉迪沃斯托克而来。③ 在整个 １９ 世纪， 恰克图的故事与茶叶贸

易息息相关。 １９００ 年是恰克图最后的黄金年份， 有大约 ５０００ 人口， 主要是俄国

商人。 从中国进口的商品数量已经很少， 对中国的出口则规模很大。④ 但是其重

要性呈快速下降之势。
俄国在中亚先后征服了塔什干 （１８６５ 年）、 苦盏 （或胡占德， Ｋｈｕｊａｎｄ，

１８６６ 年）、 吉扎克 （或治扎克， Ｊｉｚｚａｋｈ， １８６６ 年） 和撒马尔罕 （１８６８ 年）。 １８６９

·９８１·

从恰克图到符拉迪沃斯托克　 　 　

①
②

③
④

Ｍ. Ｉ. Ｓｌａｄｋｏｖｓｋｉｉ，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１２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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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扬山脉： 蒙古和西伯利亚之间的贸易路线》）， ｉｎ Ａｓｉａｎ Ｔｒａｄｅ Ｒｏｕｔｅｓ， ｅｄ. Ｋａｒｌ Ｒｅｉｎｈｏｌｄ Ｈａｅｌｌｑｕｉｓｔ （Ｃｏｐｅｎ⁃
ｈａｇｅｎ： Ｓｃａｎｄｉｎａｖｉａ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ｏｆ Ａｓｉａｎ Ｓｔｕｄｉｅｓ， １９９１）， ５１—６０.

Ｍ. Ｉ. Ｓｌａｄｋｏｖｓｋｉｉ，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１２６—１２８.
Ｇ. Ｃａｌｄｅｒｏｎ， “Ｒｕｓｓｉａｎ Ｔｒａｄｅ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３９０.



年， 俄国工业协会 （Ｒｕｓｓｉａｎ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Ｓｏｃｉｅｔｙ） 请求开拓新的贸易路线， 这导致

了 １８７３ 年俄国对希瓦 （Ｋｈｉｖａ） 的征服。① 就生命和财产而言， 此时是中亚人自

１８６２ 年以来感觉更为安全的一个时期： 商队途经这里时， 再也毋庸担心有劫掠

之险。② 铁路线还加强了俄国对俄属突厥斯坦和中国新疆的影响。 １８８１ 年到 １８８５
年， 俄国人征服外里海地区。 在俄属突厥斯坦， 外里海铁路线 （中亚铁路） 于

１８８８ 年通往撒马尔罕， １８９０ 年又通往塔什干， 而奥伦堡—塔什干之间的铁路连

接线也于 １９０６ 年完工。③ 在沙皇政府和俄国商人以及制造商的合作下， 中亚成

为他们的市场。
绿茶在突厥斯坦的消费量总是很大， 这里的绿茶来源主要有三个： 中国、 恰

克图—莫斯科， 以及印度。 在东干人叛乱 （１８６２—１８７７） 前④， 茶叶大多来自中

国， 价格也非常便宜。⑤ 在对进入俄国这些地区的茶叶免征进口税时， 来自中国

的这种茶叶贸易曾经在一段时期得到了迅猛发展， 茶叶商人在穿越俄国领土时也

获准可以自由通行。 而在废除这种通行权， 以及对进入俄属突厥斯坦的茶叶征收

非常重的关税后， 这种茶叶贸易随之衰落。⑥ 那时便开始通过布哈拉从印度大量

进口绿茶。 以前， 绿茶及绿茶砖一直被孟买的帕西人 （Ｐａｒｓｅｅ）⑦ 和波斯商人控

制， 他们通过另一条商队路线将茶叶运送到俄属突厥斯坦———卡拉奇、 白沙瓦、
喀布尔、 赫拉特， 然后进入布哈拉和撒马尔罕。 １８９６—１８９７ 年， 印度暴发瘟疫，
为了回避因俄国—波斯和俄国—阿富汗边境的隔离而导致的延误， 帕西人请求其

中国的代理人将茶叶中转运到黑海的巴统 （Ｂａｔｏｕｍ）， 然后再从那里沿外高加索

铁路及外里海铁路运往绿茶消费者的中心地带。 这种变化揭示出了茶叶的真正来

源， １８９７ 年， 孟买商人几乎丧失了所有这种业务。⑧ 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达达

尼尔海峡的关闭， 这种茶叶重新经过长途跋涉运抵符拉迪沃斯托克， 然后再通过

铁路直接运往撒马尔罕。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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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从华中通过俄国铁路运输茶叶的成本比通过中国国内的路线还要便宜很

多， １９１４ 年， 俄国又开始向新疆和蒙古出口中国茶叶。 １８９５ 年， 俄国出口到新

疆的茶叶为 ３３ 普特 （约 ５５５ 公斤）， 到 １９１４ 年已经增加至 １０２４２ 普特 （约

１７２３７３ 公斤）。① 通过新疆运抵俄国的茶叶则不断下降， 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１９１６ 年， ４ 个新疆商人在汉口订购了 １９５２ 箱茶叶， 并委托华俄道胜银行将该批

商品运往符拉迪沃斯托克， 但是货物在那里被共产党没收。② 这批茶叶很有可能

就是供新疆消费的。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的 ２０ 年中， 俄国对新疆的出口额

（石油、 糖、 纺织品、 金属制品、 茶叶， 等等） 从 ３７２４０００ 卢布增加到了

１１０５６０００ 卢布。 对于帝俄政府来说， 鼓励俄国商人对新疆进行考察并前往印度

是一项非常重要的政策。③ 为了促进对新疆的出口， 俄国制订了刺激性的措施，
包括给向新疆出口商品的工厂主返还关税， 对自铁路沿线向新疆运送货物的提供

动物运输补贴等。 俄国毫不费力就从当地获得并进口了地方产品 （如羊只和棉

花）， 而新疆的商铺中则充斥着俄国货物。④

为了抵制这种逆向的茶叶贸易， 清朝官员与俄国外交人员进行了谈判， 设立

了半官方的茶叶商号， 并鼓励中国茶商前往新疆。 最终， 俄国十月革命终结了这

种逆向的茶叶贸易。⑤

战争与革命

第一次世界大战并没有终结茶叶贸易。 相反， 由于战场上的俄国士兵同样也

消耗茶叶， 因而战争刺激了茶叶贸易的发展。 在俄国政府的委托下， 大量茶叶经

由符拉迪沃斯托克运给东线的士兵。 所有的茶叶都由一个特别设立的战争供应委

员会从符拉迪沃斯托克的存货中购置———７０ 万普特 （１１， ７８１ 吨）， 在 １９１５ 年至

少价值 １０００ 万卢布。⑥ １９１５ 年的汉口茶叶季极具传奇色彩， 对俄出口达到历史

高峰的 １１６３０００ 担 （７０３０７ 吨）。 普通茶叶的价格都涨到了优质茶叶的价格水平，
需求远远大于供应， 茶叶订单不断， 茶叶季节延长， 所有种类和品质的茶叶都保

持了很高的价格。 在俄国政府发布禁酒令之后， 俄国的茶叶消费甚至得到了进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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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的增加。①

导致茶叶贸易终结的关键性原因不是第一次世界大战， 而是俄国的布尔什维

克革命。 在新的政权统治时期， 汉口的 ６ 家属于白俄的茶叶工厂突然失去了贸易

特权。 苏维埃政府也终止了与中国的外交关系， 俄国商人不得不暂停了经营活

动。 他们每年供给沙皇 ２５ 箱头茬白毫茶， 新泰洋行资助了大公豪华的中国之行，
俄国军队对帽合茶的消费， 这些事实都说明了这些俄国商人与旧的沙俄政权之间

的密切关系。 因而， 布尔什维克不能容忍他们也就不足为奇。
茶叶贸易的中断导致茶叶价格暴跌， 影响波及成千上万中国工人、 茶农、 茶

叶经纪人和仓库。 汉口经济陷入萧条。 汉口的中国茶叶贸易联盟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Ｔｅａ
Ｔｒａｄｅ Ｕｎｉｏｎ） 请求中国政府与苏俄进行谈判， 希望汉口的俄国工厂能够重新开

放。② 鉴于这三家大型茶叶工厂在当地经济中影响如此之强， 又有如此多的工人

失业， 汉口地方政府因而试图对这些工厂进行保护。 直到 １９２３ 年， 他们依然梦

想这些工厂可以重新开放。③ １９１８ 年， 在一场火灾之后， 阜昌洋行完全关闭。 顺

丰洋行转变为一家为当地茶叶公司服务的压制包装厂， 而新泰洋行则以英国 Ｈａｒ⁃
ｒｉｓｏｎ， Ｋｉｎｇ， ＆ Ｉｒｗｉｎ 有限公司的名义继续保持开放。 但是， 共产主义者也需要

茶。 苏维埃政府控制了国际贸易， 出于对中国砖茶的需求， 它在上海建立了一个

叫 Ｃｅｎｔｒｏｓｏｉｕｓ 的办公室， 还在汉口开了一家分号。 他们雇用了一个中国买办， 政

府请求 Ｈａｒｒｉｓｏｎ， Ｋｉｎｇ， ＆ Ｉｒｗｉｎ 有限公司充当新泰洋行和 Ｃｅｎｔｒｏｓｏｉｕｓ 之间的中间

商。④ 此后， 苏维埃政府垄断了茶叶贸易。

结论

俄国的茶叶商人取得了什么样的成就？ 他们克服了包括中国语言、 火灾、 义

和团运动、 战争和革命在内的无数困难。 他们实现了机器生产， 最小化了砖茶生

产中的浪费和失败， 利用古隆法发明了帽合茶， 用义勇会社和铁路线改善了运输

路线。 在中国， 他们在汉口和九江茶叶战中取得了成功， 但在福州遭遇失败。 他

们超越了中国茶叶商人， 避开了伦敦的经纪公司。 符拉迪沃斯托克成为茶叶进口

的主要口岸。 最终， 中国东北、 蒙古和中亚成为符拉迪沃斯托克的内陆贸易区，
逐渐加入了资本市场中。 他们的经营阻止了中国茶叶在世界市场上被印度的阿萨

姆茶叶所取代。 总体上， 中国茶叶的出口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保持了增长。 从

·２９１·

　 　 　 晋商研究

①
②
③
④

Ｃｈｉｎａ： Ｉｍｐｅｒｉａｌ Ｍａｒｉｔｉｍｅ Ｃｕｓｔｏｍｓ （１９１５） ６９： ８.
台北 “中央研究院” 近代研究所档案， ０３—１８—０４４—０１—０１５， １９２３ 年 １０ 月。
《申报》， １９２３ 年 １０ 月 １７ 日。
陈慈玉： 《近代中国茶叶的发展与世界市场》， 第 ２０３—２０４ 页。



１８６２ 年到 １８７６ 年， 中国每年出口各种茶叶超过 １. ５ 亿磅 （６. ８ 万吨）， １８７７—
１８８９ 年年均出口各种茶叶超过 ２. ５ 亿磅 （１１. ３ 万吨）。 １８８６ 年对外茶叶出口达

到顶峰， 总额达 ２９５５６５４２３ 磅 （１３４０６６ 吨）。 １８９０ 年以后， 茶叶出口遭遇波动，
但从未低于 １８６２ 年俄国商人初抵汉口时的水平。①

但是， 俄国商人与来自西欧的帝国主义同伴并不相同。 爱德华·帕克

（Ｅｄｗａｒｄ Ｐａｒｋｅｒ） 注意到， “俄国人并没有试图去摆脱旧的茶叶贸易的束缚， 他们

的茶行一直都在汉口、 福州和天津， 直到 《喀西尼公约》 （Ｃａｓｓｉｎｉ 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②

之后， 他们才出现在了中国东北”③。 俄国商人对中国市场并无兴趣。 中国人和

日本人都很喜欢符拉迪沃斯托克的重要产品海甘蓝。 日本工人在西伯利亚海岸采

集供日本消费的海甘蓝， 并以 “日本” 海甘蓝的名义由中国船只运输。 俄国商人

没有参与海甘蓝的贸易。④ 另一个例子是石油贸易， 这是俄国出口中国的主要商

品， 通常由英国和德国商人由俄国运往中国； 俄国财政部要求俄国商人自己从事这

种贸易， 并为他们提供了各种鼓励措施， 如在汉口建立俄国银行， 在汉口和符拉迪

沃斯托克之间维持正常的通信线路等。⑤ 但此举并不能吸引起俄国商人的兴趣。
俄国商人接受的是来自俄国的订单， 仅仅关注俄国市场。 俄国公司对于茶叶

如此热衷， 很快就有效地抢夺了帕西和波斯商人手中的茶叶生意。 英国和日本人

试图将茶叶向俄国市场推销， 但在将业务向其他市场推展方面， 俄国商人并不如

英国及德国商人积极。 俄国茶叶商人并没有向北美或澳大利亚推销茶叶， 而这两

个市场对于红茶和绿茶的需求都非常庞大。 由于俄国商人严重依赖于沙俄政府，
只关注俄国国内的茶叶贸易， 因而在俄国发生革命及沙俄政权被推翻之后， 很快

就丧失了茶叶生意。
为什么俄国商人没有将其茶叶大业推向全球？ 对俄国之外的英国茶叶市场进

行探索确实非常困难， 但世界绿茶市场仍然非常巨大， 因为印度只生产红茶， 而

俄国商人在中亚生产的绿茶数量并不亚于在中国生产的茶叶。 一种可能的解释

是， 俄国是个大陆型帝国， 并不热衷于发展成海洋型帝国； 而俄国的海运力量，
或者说义勇会社， 尚无力构建一个全球网络。 相反， 沙俄帝国及其商人不断侵蚀

其陆上邻国， 并在那里建立起了殖民地。 但是， 想要令人信服地回答这一问题，
尚待对其进行更进一步的研究。

·３９１·

从恰克图到符拉迪沃斯托克　 　 　

①
②
③

④
⑤

陈慈玉： 《近代中国茶叶的发展与世界市场》， 第 ３０７—３１０ 页。
即清政府与俄国于 １８９６ 年签订的 《中俄密约》 ———译者。
Ｅｄｗａｒｄ Ｈａｒｐｅｒ Ｐａｒｋｅｒ， Ｃｈｉｎａ： Ｈｅｒ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Ｄｉｐｌｏｍａｃｙ， ａｎｄ Ｃｏｍｍｅｒｃｅ （ 《中国： 她的历史、 外交与

商业》，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Ｇａｒｌａｎｄ， １９１７）， １５１.
Ｇ. Ｃａｌｄｅｒｏｎ， “Ｒｕｓｓｉａｎ Ｔｒａｄｅ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３９４.
Ｎｏｒｔｈ Ｃｈｉｎａ Ｈｅｒａｌｄ， ６ 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 １８９５： ３９１.


